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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纪实叙述的戏剧化

一、媒体叙述的戏剧化与大众化

纪实叙述的体裁类型非常广泛，按照时间向度大致

可以划分为新闻、纪录片、电视采访、广播电视现场

直播、广告等。这些叙述体裁与受众的现实生活密切相

关。不过，纪实型叙述指涉现实，未必是对事实的客观

呈现。大众传媒历来被期望为受众提供真实可靠的信

息，但受众的这种期望却屡屡受挫。造成这种结果的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媒体试图以戏剧化的叙述取悦于受

众。“戏剧化”是虚构叙述的惯用手法，它要求在叙述

中强化冲突和悬念等元素，是虚构型体裁艺术魅力的重

要来源。“戏剧化”叙述侵入纪实体裁，势必消解其

严肃性和客观性，甚至造成假新闻泛滥，媒体公信力

流失，拉大媒体与受众之间的距离。这正体现出大众传

媒与受众关系的吊诡之处：媒体以戏剧化和娱乐化的叙

述讨好受众，结果却适得其反。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

不少受众对这种哗众取宠的新闻媒体大失所望，很多受

众却是其铁杆拥趸，乐于接受这种被冠以“垃圾新闻”

（trash journalism）的叙述。

戏剧性素材通常具备较高的新闻价值。布鲁纳

（Bruner）指出：“一个故事要值得说，就必须是关于

某个隐含的常规脚本（canonical script）是如何被打破

的，被违反的，或被背离的。”[1](169)这其实说的是新

闻事件的“可述性”（narratability）问题。W.兰斯·班

尼特（W.Lance Bennett）在分析美国新闻生产的戏剧化

倾向时着重指出了这一点：“对媒体来说，最佳的新闻

素材是危机，而不是慢慢构成危机的过程，因为只有危

机才符合戏剧化倾向性的需要。新闻中表现的‘危机周

期’是地地道道的戏剧大餐：情节跌宕、有始有终、人

物形象鲜明。”[2](55)新闻报道热衷于处理“反常规”的

事件，似也无可厚非，因其合乎新闻价值的本质要求。

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在透视当代美国社

会文化时提出的“媒体奇观”（media spectacle）概念，

也包含了媒体叙述戏剧化的表现：“媒体奇观指那些能

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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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现

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

事件。”[3]“媒体奇观”席卷全球，构成了当代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的重要组织运作逻辑，可

视为纪实叙述戏剧化日趋加剧的表现。严肃的政治生活

也成为媒体戏剧叙述解构的对象。在凯尔纳描述的“媒

体奇观”中，“好莱坞化”的美国“总统政治”是重要

的分析样本，其构成了一种“奇观政治”。在选票和收

视率的压力下，政客与媒体合谋完成了政治娱乐化的叙

述实践。

大众传媒的戏剧化叙述并不局限于戏剧性素材的处

理。一些“可述性”低的事件，经过媒体的戏剧化叙

述，同样可以人为地营造“悬念”，吸引受众注意。但

在所谓的“悬念”揭晓之后，此类叙述往往会让那些被

吊足胃口的受众产生一种受骗感。这也是此类叙述饱受

诟病的重要原因。这种“煽情主义”的叙述内容琐碎空

洞，格调低俗，正与“小报新闻”（tabloid journalism）

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媒体叙述的戏剧化其实包括两个

层面：一是选择戏剧性素材作为叙述内容；二是以戏剧

化的方式呈现事件。

戏剧化是当下媒体叙述的一种偏好，这种极具娱

乐色彩的叙述方式风头正健，“纪录肥皂剧”（docu-

soaps）以及“真实电视秀”（reality-based television）

节目层出不穷。其也成为“新闻娱乐化”趋向的重

要表征。富兰克林（Franklin）曾用“新闻娱乐化”

（newszak）一词描述英国新闻叙述变革中“软”新闻

逐渐取代“硬”新闻的趋势。事实上，“新闻娱乐化”

与“小报化”的指称比较接近，它们都是“信息娱乐”

（infotainment）的表现形式。“新闻娱乐化”的弊端显

而易见，但其正面的、积极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首先，它是“新闻大众化”行之有效的操作手段。

历史上，大众传媒的纪实叙述一直在新闻价值和娱乐价

值之间难以取舍，就是基于如此的考量。这种可以概括

为“审美叙述”的新闻模式是媒体的一种自觉选择，通

常是为了吸引受众，以叙述的戏剧化和娱乐化换取新闻

的大众化。

其次，戏剧化叙述未必都是哗众取宠的噱头。假若

处理得当，它可以导向对新闻事件的深度探问，并成为

“好新闻”必要的构成元素。W.兰斯·班尼特提供了

判定戏剧化与好新闻之间关系的标准：“个人化的角度

和戏剧般的情节或形象可以有很多方式吸引受众，使他

们看到某一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或使之对某一局

势有全局的了解。能否做到这一点，就是好新闻与坏新

闻的关键区别之所在。”[2](64)媒体叙述的完成依赖于受

众的参与，好的新闻事业固然需要媒体传达严肃信息，

但前提是媒体叙述让严肃新闻更具亲和力、获得大众接

受，这是摆在媒体从业者和学术研究者面前的难题。叙

述方式的变革无疑是可以选择的路径之一。赫伯特·J.甘

斯（Herbert J. Gans）致力于推动新闻在公民民主建构中

的作用，并构思设计了具体的变革计划，其中就提到可

以采用“新闻虚构小说”的形式，以虚构或戏剧手法来

处理新闻素材。他认为：“无论如何，新闻故事都有潜

力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使人们对‘真正的新闻’产生更大

的兴趣。”[4](260)

在大众传媒时代，新闻媒体与娱乐媒体之间差异显

著，壁垒分明。而在经济压力和传播技术变革的持续推

动下，新闻与娱乐的界限逐步消弭和瓦解，原先横亘在

公共事务与大众文化、新闻与非新闻、公民与消费者、

专家与媒体人之间的高墙迅速崩塌了，新闻大众化在新

媒介环境下迎来了新的契机。戏剧化和娱乐化叙述同样

可以介入公共事务，并发挥政治功能。论者正是因此感

到固守新闻与娱乐之间界限的困难：“新闻的对立物并

非娱乐……很多杂志文章、小说、电影以及电视节目，

以及众多令人眼花缭乱不断变化的娱乐形式，若是以实

际发生之事为根据而改编的情节剧、电视纪录片、肥皂

剧和脱口秀等也在传达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对此应如何

区分？”[5]不同类型的媒体叙述互相渗透和影响，媒介

体裁整合的进程大大加快，由此导致媒体话语权的悄然

转移。新闻媒体和精英分子作为“信息看门人”的特权

建制被消解，公众意见的影响力借由众声喧哗的戏剧化

和娱乐化叙述大大增强，促进了精英与大众关系的调适

以及多元文化立场的形成。

二、演示叙述的戏剧化

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

以及媒体技术的变革与发展，推动叙述向多种学科、多

种媒介弥散，拓展了叙述学的研究视域。“广义叙述

学”的建构成为深化叙述学研究的必然要求。赵毅衡在

《广义叙述学》一书中对叙述体裁作了基本分类，囊括

了各类体裁适用的多种媒介。在分类过程中，赵毅衡修

正了传统叙述学关于叙述定义的“时间回溯”规定，

根据时间向度（过去、过去现在、现在、类现在、未

来）的不同，将叙述体裁划分为“记录类”“记录演示

类”“演示类”“类演示类”“意动类”五种，并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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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现在向度叙述”“演示性

叙述”以充分的理论观照。演示性叙述的媒介包括身

体、影像、实物、言语、心像、心感、心语等。[1](1)对

于大众传媒生产的纪实体裁来说，电视和广播的现场直

播是演示叙述的典型样式，是媒体戏剧化叙述研究“扩

容”的重要内容。

现场直播（尤其是电视）实时直观地呈现新闻事

件的现场，凝缩了媒体事件与受众之间的时空距离，

带给受众身临其境的视听感受。“媒体事件”（media 

events）是现场直播的重要内容。丹尼尔·戴扬和伊莱

休·卡茨的名著《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着重分

析了电视直播下的重大仪式性新闻事件，凸显其作为演

示叙述的独特性。仪式事件演示叙述的戏剧性并不在于

强烈的冲突，与那些具有戏剧冲突色彩的重大突发新闻

事件相反，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所谓的“媒介

事件”致力于营造一种节日般的和解气氛，它“崇尚秩

序及其恢复”。以肯尼迪这个新闻当事人为例，论者

更感兴趣的是他的葬礼，而不是他的遇刺。正因为如

此，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也把“媒介事件”称

为“电视仪式”“节日电视”，甚至“文化表演”。由

此可见，这类演示叙述的戏剧化更多地体现在“表演

性”上面，这与文字叙述的戏剧化存在重大差异。这是

视觉媒介崛起的产物。在当下，我们生活在一个“秀

场”当中，形象表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需要指

出的是，电视媒体在编写“媒介事件”的脚本时依然不

会放过任何可以展现戏剧冲突的机会。《媒介事件》一

书所概括的“竞赛”和“征服”这两种脚本就是如此：

“拿‘竞赛’来说，电视突出强调竞争双方的对抗性。

研究表明，把比赛叙述为选手间长期仇视的戏剧，可以

增强电视观众的兴奋。……对‘征服’来说，电视台把

大众请来见证一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件。它突出的是只

有非同一般的措施才能化解的僵局，强调任务的艰巨及

风险的巨大——一切都采取一个开放式的悬念故事形

式。”[6](42-43)这种戏剧化叙述的结构与虚构情节剧如出

一辙。

“媒介事件”的“表演性”体现在这类事件往往

是经过提前策划和推演的，它为事件当事人提供了现

场表演的“脚本”。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

（Daniel J.Boorstin）在《形象：美国假事件指南》一书

中曾把这类经过策划而刻意制造的新闻事件贬斥为“假

事件”，并把这种经过策划和设计的新闻事件与戏剧表

演等同起来。“新闻事件差不多成为‘戏剧表演’，人

们的行动都遵循着‘准备好的剧本’进行。对于努力

‘制造’新闻的记者来说，他们喜欢假事件呈‘等比级

数’一个一个地向前发展，这种仪式化的发展方式使新

闻报道更容易操作。”[4](249)而新闻报道中的政治“作

秀”以及其他恶意的新闻炒作往往因其虚假表现而引发

受众的反感。但有的论者则对所谓的“假事件”持开放

态度：“浪漫主义者把它们看做是现实的另一种，甚至

可能是高一级的选择形式。”[6](35)

事实上，当下的新闻生产中，媒体对事件进程的介

入越来越普遍。正如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所

指出的，在“媒介事件”的三方（组织者、电视台、观

众）协商过程中，电视台的角色同样举足轻重。而突破

新闻专业主义经典模式的“介入式新闻”，则展现了记

者在推动新闻事件发生、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在此

类演示叙述中，记者也加入“表演”当中，俨然成为

“新闻戏剧”的主角。有些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怀有

浓厚的“英雄”情结，他们的表现更像好莱坞电影的

主人公。如此一来，“调查性报道看上去就像是‘特

技’，且与娱乐表演并无二致，甚至处在被娱乐表演取

代的边缘。”[7](377)这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记者个体形象

的可识别性越来越突出，明星记者应运而生。这当然是

拜视觉媒介所赐。跻身名流阶层的记者，由此成为戏剧

化演示叙述的重要角色。比如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

栏目推出的特别节目《撒贝宁时间》，利用计算机虚拟

技术重建犯罪现场，撒贝宁被塑造为“刑事侦探”，引

领观众进入戏剧情境，破解一个个谜案。主持人不再冷

眼旁观，而是置身“现场”，煞有介事地探寻证据，演

变为罪案侦破的主角。

电视直播的“媒体事件”虽然按照已经拟好的“脚

本”上演，但依然是即兴的，具有悬念性。这是演示

叙述的一个基本特点：“哪怕有剧本、乐谱等，哪怕竞

赛和游戏有规则、有程序，哪怕事先经过严格排练，都

不能替代表演者（玩家或演员）的临场发挥。因此演示

叙述展开的特点是悬疑，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下一

步不可预知，是演示的最基本动力与魅力。”[1](42)这是

演示叙述戏剧性的一个重要根源。按照丹尼尔·戴扬和

伊莱休·卡茨的概括，“媒介事件”只有“竞赛”“征

服”和“加冕”三种脚本，但却丝毫没有减损观众的兴

趣。因为“事件的发生是活的，转播在事件发生的真实

时间中进行：法国人称之为直接播送，因为它们具有不

可预见性，至少无法预见哪儿会出毛病。即使一场交响

乐演出的直播也含有这种紧张因素。”[6](6)在“媒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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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上演时，观众成为即兴观赏者，节外生枝的插曲甚

至会导致整个事件失焦。如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开

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会徽的展示环节，精心设计的五朵雪

绒花只绽开四朵，未能按原设计变成奥运五环标志。这

一意外情节成为各大媒体争先报道的焦点，甚至掩盖了

整个开幕式的光彩。

即便各方已就编排“脚本”进行了协商，但“协

约”在突发事件面前也时常失效。事实上，媒体在这

一过程中一直纠结于“演员”与“观察员”的角色冲

突。如果承诺做“演员”，那么媒体就要严格执行“协

约”，“它使电视台看不见其传送事件的非脚本化方

面”。 [6](97)但新闻专业主义要求媒体保持客观中立的

“观察员”身份。因此，在突发事件面前，媒体往往难

以信守“协约”，它需要回归其新闻记录的本职。如此

一来，“媒体事件”进程被打破，新的悬念和冲突占据

了受众的视线。

与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对电视文化的观察

语境不同，道格拉斯·洛西科夫（Douglas Rushkoff）

聚焦于“数字化时代”电视叙述发生的新变：传统的线

性叙述结构趋于崩塌，一种“现在式”的流行文化已诞

生。其实对于以实时直播为看家本领的电视来说，展现

富有冲击力的“现在式”情境本就得心应手。面对数字

时代带来的“当下的冲击”，一些电视节目虽缺失了线

性叙述的戏剧结构，但并未放弃戏剧效果的营造。基于

保持收视率的压力，电视编导现在面临的全新挑战在于

“如何激发出传统叙事手法对观众产生的强大吸引力，

以及其他感受和觉悟，但又不必像传统故事情节那样繁

复费劲。于是，他们创作的角色都是一睁眼就已置身于

某种情景之中”。如此一来，线性叙述的情节铺垫都俭

省了，电视屏幕直接展现具有轰动效应的戏剧性情境。

这并非电视叙述戏剧化惯例的失效，反而可视为演示叙

述戏剧化的极端变异表现。以流行的电视“真人秀”节

目为例，“这种不用剧本、低成本的节目正慢慢代替

众多具有故事情节的电视节目。这类制片人一旦意识

到不必再花钱请编剧和演员，就立即放弃了线性的叙

事结构。他们只需选对那些最容易产生戏剧效果或至少

有点儿冲突的场景或地点，然后打开摄像机拍摄就可以

了。”[8]摆脱了线性故事的叙述任务，电视须演示愈来

愈新奇、耸动、惨烈、震惊的戏剧性场景。这样做看起

来简易，后果却令人忧心。越来越多的电视节目沦为碎

片化、低俗化的极端情境的拼贴，显示出当下电视文化

趋于堕落的症候。

三、媒体叙述的戏剧化与格式化

新闻写作实践中生成的戏剧化叙述套路，成为记者

新手的入门指南，并建构了媒体叙述的传统。毫无疑

问，按照事先编排的脚本进行戏剧化叙述，可以提升

媒体的工作效率，这是新闻时效性的内在要求。即便

那些摇曳生姿的新闻文本，依有参考样式可循。塔奇

曼（Tuchman）就将软新闻和深度报道称为“形成处理

未知世界的常规惯例”。[9](371)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

“新新闻主义”叙述，就以其强烈的文学色彩备受读者

青睐。而按照“新新闻主义”先驱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初衷，文学化叙述是一种具有“新鲜性”和

“原创性”的手段，但不幸的是，这种叙述方式很快就

流于格式化。事实上，媒体叙述的创新往往受制于一种

格式化的做法。“华尔街日报体”的定型亦是一例。根

据新闻写作教材提供的“配方”，媒体记者能够快速克

隆结构复杂的戏剧化叙述文本。

新闻报道的格式化并非戏剧化叙述所专有，这是整

个新闻文本类型化的结果。“在任何一张报纸或广播电

视媒体上，始终只有一小部分新闻报道是毫无征兆的、

不可预测的突发性事件，其余都是可预知的。通过使用

某些结构和流程，新闻可以被预先生产出来。”[9](371)

这就大大提升了新闻机构的工作效率，有效降低新闻信

息的处理成本。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

发现“如果没有标准化、没有模式、没有规范判断、没

有对细节公正严格的审视，编辑就会劳累致死。”[9](372)

作为新闻信息处理的常态化做法，格式化叙述自有其合

理之处，但也有不少论者对此颇多非议。乔治·雷兹特

（George Ritzer）曾以“快餐厅”的生动譬喻，说明现

代社会所具备的高效、可靠、可预测和控制的基本组织

原则，并创造新词——“麦当劳化”来表述这一时代症

候。当今，符号表意也日益“麦当劳化”。媒体叙述的

“麦当劳化”体现为高标准化的、打包好的文本大量出

现。在截稿的压力下，记者的工作失去了主动性和创造

性，只是按照惯例被动地传送信息而已。鲍勃·富兰克

林（Bob Franklin）指出了新闻界麦当劳化的恶果：“新

闻以同一模式呈现，带给读者新闻阅读品位的‘同一

性’和‘可预测性’，从而产生了越来越多对读者‘强

迫喂养’的迹象。……新闻麦当劳化最关键的‘不合

理’结果就是，顾客不想再进入餐厅。”[7](166)由此可

见，效率与品质新闻似乎难以兼容。

为提升新闻品质，一种被称为“慢新闻学”（S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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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ism）的理论正在德国新闻界流行开来。这种理论

认为，“在新媒体时代，媒体不再是追逐越快越好，而

是越深越好、越慢越好。只有‘慢’起来，报道才可能

专注、深入，才可能给读者带来更深入的分析、更全面

的视角、更深刻的启迪。”[10]事实上，在新媒体冲击之

下，时效性差使得纸媒新闻深受其累，不少报纸纷纷停

刊关张。“慢新闻学”其实为纸媒提供了一种以生产深

度报道内容进行突围的可能。而深度报道又是戏剧化叙

述擅长的领地。在解除了截稿的“底线压力”之后，媒体

叙述应在深度报道领域积极探索戏剧化叙述的创新方式。

媒体的演示叙述同样流于格式化，各种“媒介事

件”虽表面看起来大相径庭，却都可纳入有限的几种脚

本框架之中。而这种框架则建基于大众文化程式，受众

被动地依赖于媒体建构的叙述陈规和语境。“大众事件

有一张我们必须记住的内容表，它依赖于我们必须熟悉

的全部文化节目。观众接受帮助，为观看仪式做好准

备。叙述者向他们提供节目介绍、描述行程路线、排练

精彩部分以及介绍参与者的情况。一旦‘真的’开始

了，事件重复着一个已知的模式，仿佛是一曲观众已自

己会哼唱的旋律。”[6](123)这其实也是媒体与受众协商的

一个重要方面，叙述格式是媒体和受众达成的一种体裁

契约。对于熟稔的格式化叙述，受众抱有解码期待。而

那些挑战受众接受习惯的“陌生化”的文本，则试图对

此作出改变。

在纪实叙述中，常规化、标准化的叙述可显示某种

客观中立的立场，甚至被认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表现。

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在分析电视新闻叙述时

指出：“一些电视新闻片中经常出现的标准镜头，这些

镜头被声称是对事实的真实记录。……这些符号和镜头

被认为是一种职业技能，能够让新闻报道更加真实、中

立。这些镜头已成为电视新闻片叙述的基本组成，体现

了新闻的专业主义精神。”[11]这些常规化、格式化的叙

述模式因此具有了某种价值判断的色彩。受众对新闻真

实性的诉求会给记者带来压力，迫使他们采取保守稳妥

的常规化叙述，避免因标新立异而失信于人。此外，常

规化、类型化叙述也是媒体处置混乱纷杂素材的有效手

段。这些规约性叙述在不同个案中反复出现，容易被受

众识别，从而使得新闻的意义得以清晰、高效地传达。

通常而言，不同媒体具有不同的叙述风格，这种风

格是其“话语身份”的一种反映：“话语身份是各媒介

象征性资本的货币形式，也是区别于卖方市场其他媒体

的标志。它提供了自我形象、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并

在时间和空间上规定了新闻的写作风格。”[12]媒体“话

语身份”的差异造成了风格迥异的叙述文本，成为其独

特的身份标记。为保持这种可识别性，媒体的“话语身

份”趋于固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叙述风格的多样化。

比如《华尔街日报》擅长故事化的叙述，由此生成的

“华尔街日报体”声名远播，并产生了品牌效应。这种

体式成为新闻史上经典的“型文本”。

在媒体纪实叙述类型中，还有一类有意思的现象，

即媒体仿照虚构艺术作品或历史事件的情节，重新搬

演。这与纪录片“情景再现”或“真实再现”的叙述比

较接近。被选择的再现文本通常具有戏剧性，因而媒体

的叙述也是戏剧化的。由于虚构作品或历史提供了既定

的“脚本”，媒体的叙述又是程式化的，因此这种叙述

也可以归入格式化范畴。如1889年，《纽约世界报》策

划的女记者布莱的环球之旅，就是参照凡尔纳科幻名著

《八十天环游地球》的情节完成的。再如2006年崔永元

领衔的特别节目《我的长征》，展现了节目参与者重走

长征路的历程，其实是对革命历史的致敬。这种“元叙

述”类型是一种寄生于“先文本”的媒体叙述。对“先

文本”脚本格式的忠实程度，是考察此类叙述文化立场

的重要指标。而媒体叙述与“先文本”的张力关系，反

而为其增添了魅力。

与上述媒体仿照虚构文本叙述的案例相反，还有一

些虚构艺术作品根据新闻报道改编而成，与纪实叙述共

享“脚本”。如《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与

卡尔·伯恩斯坦以调查水门事件为主要素材撰写而成的

《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 s Men）一书，就被好

莱坞忠实地改编成同名电影，并大获成功。这种现实素

材的文艺改编创作司空见惯，二者之所以发生关联，可

以归结于新闻事件的戏剧性。归根到底，新闻故事与文

艺创作的源头是统一的，二者合流于“一个悠久的讲故

事的传统”。“每日新闻”看似常新，不过重复着“永

恒故事”，也就是杰克·鲁勒在分析新闻故事时追溯的

神话原型：“这些带有根本重要性的故事可以被理解为

‘原型’……原型就是原始的人物或框架、强有力的模

式、供模仿和采纳的模型。”[13]好故事的框架结构总是

相似的，因其不约而同地重现了原型模式。这些原型故

事同样也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母题。这是不同类型叙述趋

向格式化和重复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原型虽然雷同，但

重现它的故事叙述始终魅力不减，并能在叙述竞争中胜

出。有效地征用神话原型，共享不同体裁的“脚本”，

是纪实叙述大众化的重要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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